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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玫瑰花香
安德生沒有參加第二天的討論，他去病房陪伴芬麗絲。素靈本來建議

陪伴安德生，但安德生希望獨個兒和芬麗絲在一起。素靈於是去探望雲生。

雲生雖然曾經數次蘇醒過來，但都是神智迷糊，身體也很衰弱。

「芬麗絲受到的是心靈力量的損傷，亦利亞多的超級醫療設備和藥物

只可以維持她的生理，看來沒有能力治療她。我受了傷，無力替她診斷，我

族中的幾個長老已經趕來，希望可以幫忙。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你也許有

這個潛力去『叫醒』她的。第一，因為你是她唯一所愛的人。此外，在這一

戰中，你應該知道了，其實你擁有堅強和敏銳的心智，這一切都不是事出偶

然的。暫時你雖然沒有能力隨意運用你先天性的心靈力量，但我感覺那是請

救芬麗絲的重要契機，等長老們來了之後再詳細研究吧。」這是金天滿對安

德生說的話。

安德生穿過寧靜得有點可怕的畢直長走廊，走向芬麗絲的病房。金天

滿的說話並無難明之處。只是，自己近來才見識到心智力量這種東西，但是

芬麗絲的生存，卻要靠隱藏在自己內裏的這種力量去爭取，那無疑說芬麗絲

的生存，只有渺茫的機會

「相信心靈的力量吧！如果你絕望氣餒，芬麗絲就一點希望也沒有

了！」

安德生挺直一下腰支，繼續向前走。這是一個建築在地下的龐大研究

設施和控制中心，但為了病人和工作人員的健康，每個地段和房聞都設有可

以亂真的假窗 ，從「外面」透射出適時的「陽光」和「月色星光」，更種

植了真花真草和小樹木。空調系統也自動作適量的變化。

「是不是所有的操作都己經自動化了，所以根本見不到太多的人

呢？」安德生心想。

芬麗絲的深切治療病房雖然裝有形形色色的各類醫療和維生設備，但

是其環境設計的概念和整個建築物是一致的。病床靠牆，牆的花紋和顏色可

以任意下令電腦選擇，對面的一端是一列窗門，外面的景物，色彩和光度亦

可以自由調較，病房正中的天頂還設有一個天窗，晚上可以見到月亮和星

星。醫學界很早便發現，病人身處的環境對治療和康復的進程非常重要，但

只有亦利亞多的企業有這個財力和科技去實踐環境治療學。

安德生在更衣室，根據電腦的指示，脫去衣衫，通過除菌室，換了潔

淨無菌的衣服，再通到病菌掃描器，才進入這個高科技的病房，芬麗絲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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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躺在那裏，仿佛已經離開了人世。安德生將一張訪客用的椅子搬到床緣，

坐到芬麗絲的旁邊。輕輕掃著她的銀白色，但已失去光澤的長髮。安德生在

想著。

芬麗絲一向都喜歡長髮，直到跟隨自己進入軍官學院，才剪了短髮。

這七年多過著平民的生活，她才再留起長頭髮，更好多時裝扮起來。芬麗絲

依然美豔動入，但難再有那股青春無慮的氣息，眼神總有著絲絲的愁情。芬

麗絲的青春並不是奉獻了給國家，而是精誠地送了給自己啊。兩天前的心智

大戰打開了自己多年來的情意結，明白了深深的疚意會令人不敢去深思，令

人失卻情愛的自信，更令自己好多時避開芬麗絲，深深刺傷了她，令她滿腹

愁懷。自己在危地馬拉的那一件事，令芬麗絲有段日子很不快樂，但她沒多

久就反過來安慰自己，她沒有一點點的抱怨。芬麗絲這幾年的愁情，其實就

是因為自己解不開這個結，自己不快樂，她也憂愁。

芬麗絲啊！無論是情還是愛，您都是我唯一的女人了，我將不會再回

望過去，我將永遠陪伴在您身邊，如果您有不測，我會將您葬在我們的故

居，我將種滿您喜愛的那種紅玫瑰花。我在那裏伴您一輩子。

安德生想到那種紅色的玫瑰花時，突然想起一件事，那應該是重要

的。他於是飛快地就跑出了病房，沒有留心到芬麗絲的眼睛濕濕的。真情可

以擊破心智的禁制嗎？

大廳上有亦利亞多和另外兩個脫離了盧斯企業的創辦人，他們分別掌

管本來屬於盧斯企業的「超微型機械」和「宇航運輸通訊」。亦利亞多通知

了他們所發生的事情，他們即時下令進入一級戒備狀態，並即時趕來會商。

從這種緊密的聯繫看，盧斯企業的分裂只是表面和形式上的。

亦利亞多這個美西總部，重要設施都設在深層地下，地面和四面用上

極厚和有特殊性能的鋼根水泥，是一個固若金湯的堡壘，非但可以抵抗常規

軍備的襲擊，亦可以抗拒心智攻擊，因為內層鋪上一層干擾心智力量的神秘

物料。供應心智探測器和保護屏的Ｂ類能源來自地熱，可以說是源源不絕，

永無衰竭。

金天滿由小伙子陪伴下參加第二天的討論。除了小伙子外，在座的人

既是科學家，亦是企業或國家研究中心的領導精英。之前，亦利亞多已經將

討論過的事件向兩個同伴詳細講述，亦對金天滿陳述了盧斯如何發現人類多

餘遺傳物質裏記錄著和生物物性無關的資科。

亦利亞多首先發言：「綜合我們兩方面的資料，大家的想法可能傾向

一項直覺，就是當年『一部分』，亦即是後來的佛陀，將非物質世界的知識

收藏在人類的遺傳物質裏。但我要强調的是，直至二十年代中，盧斯破譯出

的全是有用於物質世界，亦即是地球人類的資料。我們稱它是『真實生命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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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的外圍部分，那些資料並非文字性的，全部都是圖型，它們啟發了盧斯

企業初期的研究人員，領悟出很多化學和份子生物學的難得知識，令到我們

的生化醫藥技術突飛猛進。」

亦利亞多稍停，續說：「三十年代初期，盧斯人文和平基金總部落

成，盧斯才告訴我們，他在近十年之間，多時破譯出一些，一看就知道並非

科技的資料。」

亦利亞多習慣地喝了一口清茶，解釋說道：「我看過幾十幅這樣的圖

型，十足就是圖畫書，講述一些發生過的事情。盧斯認為這是放置『真實生

命密碼』的那些超級生命所作的一些關於當時的地球紀錄，他稱這些資料為

『真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因為他一向極之尊敬歷史和文化。其中一幅

是原始地球的地圖，大陸版塊的分離並未完成，由此可以估計到這種超級生

命形式在七千萬年或更早的時間來到地球，那時候哺乳動物已經出現，但尚

沒有最原始的人類。假如『一部分』就是這種超級生命形式，他不可能將非

物質世界的知識收藏在人類的遺傳物質裏！除非他在很久之後才進行這項工

程。但這並不符合你們的敘述。」亦利亞多的分析顯然是針對金天滿的推

測。

金天滿暫時最關心的是盧斯的心智力量，於是問道：「『盧斯人文和

平基金』總部啟用後，我們無意間發覺那裏竟有心靈力量守護著，而且其型

類甚似我們族人修練的那一種。實不相瞞，最初我們懷疑盧斯得到了我們族

人一百年前失去的一件與修練心靈力量有關的信物和經文，所以數度偷入基

金總部查探，但皆無功而返。依照你的敍述，盧斯的心靈力量一定來自『真

實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了！」

亦利亞多回答道：「說到經文，盧斯說他破譯的某些草圖是類似文字

的紀錄，沒有人看得明白，但有三個專家認為那是類似，但比梵文更早的一

種文字，亦有另外一個中美洲印地安族專家說，他在一個己倒坍的印族廢墟

裏看見過同類的文字。盧斯將其中一些紀錄交給藝術工匠刻在基金總部的大

堂巨壁上。哈哈，盧斯企業的秘密的來源，就是我們的整個基因序，也刻在

大堂的大理石板上，哈哈，沒有人想得到，盧斯實在是個有趣的人。」

盧斯企業的其餘兩人，也會心地微笑起來，表示欣賞盧斯的做法。金

天滿心裏可能不同意。誰人想到人類基因序列藏著更大的秘密和重要的知

識，就算知道，也不容易將秘碼解開。

亦利亞多最後發覺並沒有正式回答金天滿的問題，便再說道：「關於

盧斯的心靈力量，當然亦是來自破譯出來的資料，不過我們所知有限，因為

我們不太明白盧斯的敘述。盧斯告訴我們，在專注的破譯過程中，無意中

「得」到了這種力量，但同時他也發覺多時受到許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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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干擾，有些更是邪惡的。從古老東方的宗教裏，他獲悉這是類似修練密

法時所遇到的所謂心魔了。盧斯是個聰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修練」純屬

偶然，更是隨機的。斷章取義式的修練極可能沒有好結果。所以他停止了

「修練」。可是，在日本跟『歸一流』的遭遇戰，啟動了他的心智力量，雖

然打敗了對手，但亦受到了心智傷害。所以得重新研究『真實生命密碼』的

核心部分，尋找完全治療和對抗的方法。」

金天滿說道：「我很明自。在心靈力量修練的領域，隨緣是好的，强

求更容易出錯。」

亦利亞多點頭說道：「後來我們才知道盧斯為此極為担心。但一經決

定，盧斯絕不退後。那一戰之後，他就留在中美洲的總部秘密研究和修學心

智力量。不過退隱之前，他注入更多資金，加速完成基金總部的建設和建立

『心連心』社區運動。他更進行將公司分拆。到了基金總部落成開幕的前兩

天，他召集了我們幾個老拍檔，做了一桌精美的菜，更有珍藏的美酒。」

亦利亞多吸了一口氣，續說道：「為了管理龐大的企業，我們近二十

年來，都忙得不可開交，很久沒有這樣開懷地一塊兒吃一頓晚餐了。那時

侯，我們雖然只是剛過半百的人，但由於長期超量工作，都覺得身心疲慮，

早想從崗位上退下來，此外，一生人可以建立盧斯企業如此嬌人的事業，已

經非常滿足。我們高談闊論，追憶當年的風雲往事，談到深夜的時侯，盧斯

才轉入正題。本來大家早料到有重要的事情商討，但萬萬想不到事態是如此

嚴重和令人震驚。」

「盧斯首先講述了那次日本之行的事件，我們才明白為什麼他自從面

試日本員工那天後便精神憔悴，像生了大病一樣。也知道為什麼從日本回到

中美州總部後不久，他便要大家開始佈署分拆企業。」

在亦利亞多追述這一關健性的情節時，安德生正飛快地離開芬麗絲的

病房，跑回房間，打開芬麗絲的行囊，找出一個精緻的木做首飾盒。安德生

知道裏面並沒有甚麼首飾，而是裝著幾片乾了的玫瑰花瓣。在病房裏面，當

安德生想到要在芬麗絲的墳地廣植那一種玖瑰花時，一度靈光閃過腦海。

安德生的老爸種了很多的紅玫瑰，都是同一種類的。從初夏一直開花

到深秋，花不大，但卻鮮紅美豔，透發出芬香。老爸說這是部族遺留下來的

異種花卉，在花圃找不到的。傳說惡魔鬼怪很懼怕它的氣味，會受到傷害，

尤其是它的花香，所以族人曾經廣泛地種植。但是它的刺很多，刺中了很

痛，而且會痛幾天，可能由於這樣而失寵，越來越少族人種植了。安德生第

一次見到芬麗絲時，他和老爸老媽就正在小心地打理這種紅玫瑰花，不知是

小孩子的童心，還是人世的緣份，他折了幾枝玫瑰花，還去了剌，送給芬麗

絲。就這樣兩人結下了不解的情緣。這幾枝玫瑰花凋謝後，芬麗絲一直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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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那些花瓣花葉。但經過了幾十年，一塊接一塊壞了。最後只留下幾片，

芬麗絲更加用心地保存著它們。最後將它們放到一個安德生母親送的印族木

做的首飾盒裏面，而且隨身攜帶。

經歷了這幾天的遭遇，加上了金天滿的提示，安德生漸漸感覺到他的

族源可能並不尋常，老爸講述的許多古老和神秘的傳說，可能有其真實的一

面，他手握著那個首飾盒，沒有即時打開它。他心想，邪惡的心智力量擊倒

了芬麗絲，不就是類似老爸說的惡魔纏住了靈魂嗎，這些異類玫瑰花香是不

是可以神奇地驅走惡魔的心智力量？記得綠草兒那裏也有這一種花，綠草兒

也曾說過這種花可以治病。

安德生慢慢地將首飾盒打開，見到裏面只有九片玫瑰花瓣和一棵小

枝。其中三四片還佈滿花蟲蛀成的小洞。安德生將其中一片拿起來。放到鼻

前面拼命吸聞，但一點兒的香氣都沒有了。安德生不禁苦笑：自己實在太天

真了，差不多四十年的乾花瓣還會發放出花香，這才是神話奇蹟呢。他將花

瓣放回首飾盒，關上了蓋。但還捨不得放下手，執著首飾盒呆呆的坐著。

安德生傻獃獃的坐著，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通話器響了起來才令他

醒過來。芬麗絲的主治醫生思連娜請他到中央醫療室察看一些新資料，希望

有助於治療芬麗絲的病情。

安德生走到行囊的旁邊。想放回首飾盒，但猶疑了一會，還是將首飾

盒放到衣袋中，然後出門而去。

十分鐘之後，安德生在中央治療室中見到了年約四十的思連娜醫生。

她是西班牙裔人，有一頭金色長髮，但現在梳理成一個髮髻，露出了耳垂，

那處掛了一對耳飾，是一條清綠色的精緻小鏈，吊了一塊紅玉做的小花。中

央治療室中只有六個醫生在工作，全都是為了芬麗絲而召集的專家。

思連娜屬於第一批盧斯企業栽培的核心科技人員。一十年代開始，盧

斯企業便開始設立獎助學和研究基金，一方面幫助員工解決子女極昂貴的大

學教育難題，另一方面在全國搜羅人才。思連娜加入盧斯企業已差不多二十

年。

思連娜醫生請安德生坐在一張舒服的椅子上，然後温馨地說道：「我

們不停地監測查芬麗絲的腦波活動，發覺到前一陣子你跟她說話時，她的腦

波有不尋常的活動，這算是一個好消息。你看，這一段的各種腦波都非常平

坦，只有一些噪音的波動。一直以來她的腦波圖形都是這個樣子。這一段開

始有了不尋常的活動，有不同波峯的出現，但在你離開病房之後，她的腦部

活動又回復昏迷狀態了。我建議你多和她說說話。這是治療昏迷病人的其中

一種有效的策略。」

思連娜對電腦下達了一個指令，顯示屏上放出一幅放大了的芬麗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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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她繼續說道：「有沒有注意到芬麗絲的眼睛旁有幾滴淚水。那是在你

離開病房時流出的。這都是令人興奮的發現，因為証明芬麗絲可以感應到你

的存在，甚至明白你的說話。你知道嗎，淚水的學問非常大，目前我們已經

可以在微量的成份分柝中，決定出產生該種淚水時的精神或生理狀態。我們

正在分析這些淚水呢！」

安德生知道思連娜醫生和她的醫療團隊還祇是在摸索的階段，還未能

製備出任何的治療方針。但他明白到，這裏已經是芬麗絲可以獲得的最好照

顧的地方。如果到了軍部的醫院，只會得到循例的治療。安德生想，我還是

回去多陪芬麗絲。他也想拿出那些玫瑰花瓣給思連娜看，但覺得那並不科學

化，面上露出了猶疑的神色。

善解人意的思連娜看到安德生的神情，於是說道：「亦利亞多先生曾

經吩咐過，治療芬麗絲是我們首要的任務，不能有絲亳的疏忽和放過任何的

線索。我在盧斯企業已經二十多年，最近這十年之中，我們已經肯定了心智

力量這個課題，亦擁有了探查心智力量的設備，但卻找不出驅逐侵入了心智

的力量的科學方法。我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不能稱它們是迷信。我其實

是想說明我們是可以聆聽很多古怪的概念。對不起，我好像說得辭不達

意。」

得到思連娜的鼓勵，安德生從口袋中拿出那個精緻的木造首飾盒，然

後有點尷尬的說道：「裡面有幾片玫瑰花瓣，是否可以分析一下它們是否有

醫療用途，就當它們是草藥一樣吧！」

思連娜接過首飾盒，打了開來。見到裏面有幾片乾癟的花瓣，還有一

條枯枝。她將其中一片花瓣拿了起來，仔細地觀看起來。又放到一個低倍數

的顯微鏡下面細心地看了一陣。再拿起那條枯枝檢查一翻。然後她回過頭對

安德生說道：「這並不是玫瑰花的花瓣，你肯定它是玫瑰花嗎？」

安德生一直想著的就是怎樣解釋所謂「醫療效用」的問題，沒有想到

思連娜會發出這樣的問題。一直以來，安德生一家人都稱這種花是玫瑰，事

實上它沒有一點不像玫瑰。所以從來沒有人懷疑過它並不是玫瑰。安德生只

好答道：「這花從我們的祖先傳下來，一直都叫它做『紅玫瑰』，當然這個

名字是由印族語翻譯而來的。」

思連娜說道：「我是個喜歡花卉的女人，所以對玫瑰花也非常熟識。

這些花瓣雖然已經乾涸了，但它們的形狀和花紋依然可辨，更重要的是我看

這乾枝上面的針剌，雖然已經被削去，但疤痕顯示它們是對生的，沒有玫瑰

花是這樣的。它們有甚麼樣的療效呢？」

安德生有點躊躇，覺得很難解釋，最終說道：「我老爸告訴我，傳說

這種花香可以驅走致病的邪氣，我想，芬麗絲給心智力量擊昏，倒很相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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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講的那種狀態，不過，這些花瓣時日太久，已經沒有一點兒氣味了，就算

真有這種神效也沒有實用了，況且只得幾片。」

安德生說得有些隱匿，但思連娜已經明白他的心意。她想了片刻，說

道：「香氣雖然沒有了，辦法卻是有的。不要忘記盧斯企業最精於生物科

技，這些乾涸的花瓣依然是一個個細胞做成的，裏面藏著遺傳物質，記錄了

這種植物的所有物性。另一方面，製造花香的基因位置，花卉植物資科庫可

以找得到，由此不難拼出花香的氨基酸序，就可以循生物或生化的途徑合

成。不過這最少要幾天的時間。也有可能數月。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這些

花種在那裏，我們有自己的機場和飛機，就算遠如東岸，也可以不到一日便

可來回。」

思連娜提醒了安德生，亦促使安德生不安。自從老爸死後，小鎮故居

就沒有專人打理。七年前他和隊員回到老爸留下的農莊，另外在農莊旁蓋了

房子居住，並沒有回到有一小時多車程的破落小鎮。他有一兩次回去，並沒

有見到那些紅花。沒有人照料，只有野花野草可以茂盛生長。還有一處地方

可能還有這種花，要深入危地馬垃的森林山川，極難尋找，而安德生也不想

再提那件事。況且『緣草兒』死了，也沒有人會哉種這花了。

安德生告訴思連娜這個情況。但是，思連娜辦事謹慎，還是找來兩個

行動組人員，問明了地址方向，帶了保存樣本的裝置，出發到安德生的故居

小鎮去採集這種「奇花」。另一方面，她通知了基因編序的部門後，便將一

片花瓣和那小枝帶走。分手前，她沒有忘記敦促安德生繼續陪伴芬麗絲。安

德生也正準備回去病房，幾年來辜負了青梅竹馬的情人，現在已經清楚人生

的方向了。

上個世紀未，美國加洲一所公司開創了「生物基因晶片」技術，一塊

高密度的晶片可以測察到一種簡單物種的所有基因。這技術大大加速了破譯

各種疾病的基因變序。之後，數間大公司加入競爭。二千年初，其中一間大

公司的中央實驗室宣佈利用超微孔技術〔ＮＡＮＯＰＯＲＥ〕可以進行基因

編序。但由於幾種週邊技術未能配合，終於未能製成真正產品。盧斯企業上

市之後，購得這種技術，再加研究，利用高脈衝差額電磁場，加速遺傳物質

分子通過超微孔的速度，並將超微孔植在晶片上，直接通往一個由晶片塑成

的質量檢定儀。這種技術可以迅速確定生物樣本的整個基因序。

經過三十年的改良和進化，這種科技今非昔比，可以於數小時內測訂

出一種生物的整個基因序，包括所有沒有物性用途的基序。思連娜採取了三

個策畧，同時進行。第一，她要找出這種紅花的整個基序，這是最容易的一

步。第二，雖然經過幾十年，花瓣的生化成份已經改變，但全面分柝現時的

生化成份有助於重組開花時的生化成份。這個步驟並不困難，但稍為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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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她從花卉植物資科庫中找出，不同花卉的氣味基因的基序，位置和起

動點，集中探查手上這種花瓣的該段基序，是否負責製做某種氣味，或者和

該製造程序有密切的關係。同時，她也立即嘗試聯絡幾位花卉分類學和生化

學的權威，徵詢他們專業的意見。

亦利亞多的企業雖然已經和盧斯分家，但是它的財力依然是獨當一面

的。國際上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忽視。思連娜很快便收到了幾個專家的回電。

他們一致認同思連娜的結論，那一種紅花並不屬於薔薇花科植物，但只憑一

片花瓣和一條枯枝的錄像，卻很難即時決定它的品種。最後回覆思連娜的是

一個洪都拉斯大學的醫療植物系的教授，普斯哥教授。

普斯哥教授的談話有點奇怪，他首先不厭其煩地介紹了他的家族，然

後再轉入正題。思連娜知道事出有因，所以也很耐心地聆聽他的每一句話。

普斯哥教授說他的家族世居中美洲。算是最早一批移民到中美洲的西班牙

人，其中包括傳教士和醫生。五百多年前，當西班牙遠征軍屠殺印加族人

時，身為傳教士的祖先挺身而出，向教廷爭取公道，但最終並不獲得支持。

於是他和身為醫生的兩個弟弟，投身加入印加族人對抗西班牙軍的武裝戰

爭，結杲傳教士犧性了，兩個弟弟受傷，和家人一起被倖存的印加族人帶領

下，逃入更遍遠的山林地區，避開西班牙軍的追捕。兩個家庭就一直留在原

始山林裏面，直到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

在二十年裏面，身為醫生的兩兄弟，在倖存的印加部落裡行醫，其中

一人寫了一本紀事錄，不但是醫事紀錄，裏面還描述很多奇怪風俗和傳奇。

其中一段日記講述兩兄弟遇見一個馬雅族巫醫，這個巫醫種植了一種類似玫

瑰的紅花，它的刺是對生的。

普斯哥教授一口氣說到這裏，稍為一停。思連娜並沒有催促他，亦明

白他為什麼先講出他的家譜，這無疑增加了說服力和權威性。

普斯哥教授的先人紀錄說到，他們曾在那個巫醫的部落住了四年多，

但並不是行醫，而是向巫醫學習醫術。兩個身為醫生的兄弟都認為巫醫的醫

學和醫術都比自己高明很多。

通訊影像中的普斯哥教授開始轉入正題，說道：「有一次，先祖的小

女兒去採摘巫醫的幾棵『紅玫瑰』，被尖刺弄傷，痛得哭個不停，先祖於是

去求巫醫賜下靈藥。巫醫卻說這個無藥可治，只是痛上幾天吧，雖然痛，但

可能對身體有益處呢。巫醫跟著介紹了這紅花的來歷。」

「巫醫指向一個遠山，說紅花來自那裏的一個快要絕滅的『印地安

族』部落。就好像這紅花很似紅玫瑰，其實不是玫瑰。這族『印族』人其實

只是似印地安人，他們『小身體裏面定性物質』沒有印地安人的特質。」

「我曾祖父認為巫醫所講的『小身體裏面定性物質』就是指細胞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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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遺傳物質。遺傳的概念在十九世紀中期，才正式由孟德爾在豆類的交配實

驗中確立，先祖並不了解，只有將巫醫的意思紀錄下來。」普斯哥教授作了

一些解釋後，就繼續講述這個有超時代知識的巫醫的經歷；「巫醫說，根據

記錄，這一族『印族』人曾經興旺一時，人口眾多，但他們並不與外族人交

往，就只能同族通婚，近親男女的『定性物質』容易『錯亂定性』，『人性

質』不能健康發展，嬰兒死亡，成人亦不能老死，人口下降。奇怪的是，這

一族人一向都是同族通婚，為什麼以前可以正常生育和成長，而漸漸又喪失

這種能力。巫醫很想調查這個原因，但世代以來，巫醫都受到先輩所警告，

不要擅自進入這族人的地域，那裏受到來自他們的『裏面神秘力量』的守

護。」

普斯哥教授一口氣說了十多分鐘，稍為一停，深深吸一回氣。

思連娜說道：「巫醫種了這種紅花，說明他終於去過這個『禁地』。

看來，亦沒有受到那種『裏面神秘力量』的傷害。他一定是受到邀請，替患

了遺傳疾病的那一族人診斷治療。」

普斯哥教授非常佩服思連娜的推理能力，跟著說道：「你的推理十分

正確。巫醫的確是受到邀請。不過，他並沒有忘記世代以來的警告。他穿上

了巫醫家族的『制服』，帶了『法杖』而去。他告訴我的先祖，這件『制

服』可以防避『見不到的小毒魔』的侵襲，而那枝『法杖』可以令他『看

到』各種『危險的神秘力量』。我的曾祖父一直認為馬雅族的巫醫保存了知

識和科技，從這段記錄，幾乎可以看到『巫醫』是穿了防避『生化媒介』的

保護裝，手握『多功能的素描器』，如臨大敵，小心翼翼的進入那一『印族

人』的居地。」

雖然巫醫安全返回自已的部族，但是肯定有一場不尋常的遭遇，思連

娜直覺地以為『裏面神秘力量』就是『心智力量』，情不自禁就問道：「巫

醫真的探測到那種『裏面神秘力量』嗎？」

普斯哥教授有一點詫異，不知道思連娜為何會對『裏面神秘力量』有

濃厚興趣。但他並沒有發問，繼續講述巫醫的發現：「巫醫並沒有明確說明

這一點。他在那個部族逗留了一段時間，作了詳細的調查和研究。他發覺這

個部落並沒有傳說中的可怕，他們沒有祟高的巫醫階層，沒有祭司，甚至沒

有真正的族長，每個家庭似乎都是平等的，並沒有劃分階級。對於他們的同

族通婚制度，歷史非常悠久，早過他們盛極一時的年代。巫醫肯定同族通婚

是這族人衰落的主因，但何解早期沒有產生禍害呢？巫醫『訪問』了每一個

家庭。最後巫醫推論這種發展一定和這種多刺的紅花有關。他觀察到，大部

分健康的家庭都種植了這種鮮豔奪目的紅花，出了問題的家庭則沒有栽種這

種花。花的歷史和他們同樣久遠。因為美麗和芬芳的花香，以前曾經廣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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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每個家庭都有好幾十株。這是一種嬌生慣養的花。需要小心的打理。

但是由於花多刺，打理它們時經常會被刺傷，令人很痛楚，尢其是兒童。結

果就是越來越少人種植這種花了。巫醫說他最終發現這花的香氣和這令人痛

苦的花刺，在修補近親通婚的遺害一事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可惜這

個印第安民族並沒有真正的文字，所以無法準確地知道這花的來源，怎樣在

遠古年代和這一族人扯上生物性的聯係。」

普斯哥教授停下來，思連娜跟著問道：「這花的花瓣有沒有特別的治

病用途呢？」

對於思連娜竟然認為花瓣有「神秘」療，普斯哥教授覺得驚奇，不

禁緊張地問道：「你們『盧斯企業』已經研究到花瓣的生化性質嗎？」

思連娜說道：「沒有，我今天才收到這個樣本，而且是乾製了。已經

不容易或可能測量到它新鮮開花時的生化成份了。對於花瓣和花刺的生物化

學，你有資料呢？」

普斯哥教授有一點遲疑，跟著說道：「關於這種花的花瓣和香氣，巫

師講述了很多理論，通通都不是我先祖所能理解的。所以並沒有記錄下來，

很可惜。他亦提過，這個部族依然有女孩子很喜歡吃這種花瓣，令到她們的

身體產生一種對同族男孩子有特殊吸引力的『氣質』，加強了他們同族通婚

的傾向。」

思連娜覺得普斯哥教授並沒有直接回答她關於花瓣花刺的生物化學的

問題。她心想：身為印第安人藥用植物的專家，普斯哥教授極有可能早就開

始了研究這種類似玫瑰的植物，更可能已經得到了初步的成績。他是從先人

的紀錄裡得到了啓示和靈感，而對這種多刺的紅花作出研究。他一定種植了

這種花。

雖然亦利亞多的「保安團隊」已經脫離盧斯企業，但在一般的小型企

業和獨立的研究人員的眼中，亦利亞多和盧斯其實沒有什麼分別，都是強大

而霸道的競爭對手，極為容易可以剝奪自己的研究成果。身為一個醉心於研

究的學者，普斯哥教授希望能和其他專家討論科學上的發現和不解之處，但

亦害怕對方，尤其係強勢和神秘的盧斯企業，會搶奪自己多年以來的心血成

果，真是進退兩難的。

思連娜充分瞭解普斯哥教授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態，她並不是第一次遇

到這種學者。她立即向普斯哥教授解釋自己的處境和需要，並保証會對普斯

哥教授的研究及其知識產權作出最大程度的尊重和支持。為了表達這項誠

意，思連娜即時要求企業的法律部門發出有關文件，並將一項無約束力，但

數目不靡的美金即時撥入普斯哥教授的大學研究基金裏。

普斯哥教授非常高興得到了確實的保証和支持。於是繼續講述這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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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族巫師的故事和自己的研究經歷。他說道：「巫醫帶走了幾棵紅花回到自

己的部族裏面種植，研究它的葉，枝幹，花朵和花刺。最後他發現花刺含有

一種物質，可以修補人的『定性物質』的『錯亂定性』，避免產生不良發

展。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可以修補人類錯亂了的遺傳基因，避免產生成

長中的畸形現象和遺傳疾病。唉，這些幾百年前的珍貴紀錄，一直埋藏在家

族祖屋儲物室的舊書堆中，根本沒有人閱讀，直到我曾祖父的年代。他很小

的時候便愛在舊書堆中打滾，十四歲的時候，曾祖父首次看到這本紀事錄，

內容就一直吸引著地。當看到這則紅花紀錄時，他更無懷疑裏面記載的事

件，因為家裏的花園裏面就種植了這種紅色的『玫瑰花』。本來不愛花卉的

他，從來就沒有好好的看過這幾株『玫瑰花』。曾祖父即時走出花園，用花

刺刺了自己手指一下。在他以後的記載之中，他用『極清醒的痛苦』去形容

這種極端刺痛的感覺。他的遺囑中聲稱，因為讀了這本記事冊，後來他成為

一個精神病醫生，多次用花刺去治療一些古怪的精神病。亦因此成為了業餘

的考古學家。雖然他的一生都致力於研究這種植物，但由於當時有限的科學

知識，和他短暫的一生，可以說，他是飲恨而終的。不過他用了一大筆錢成

立了一個信託基金，並立了一張很奇怪的遺囑，交給一間國際性的會計及律

師行去執行，將信託利益及他的一盒遺物傳給指定的後代。條件是他們必須

是學習生物科學有成就的。這一盒遺物被保存了超過一百年後才傳到我的手

中。遺物包括了留給被選中的後人的一封信，他的研究和行醫紀事錄，及一

袋這種紅花的種子和種植方法。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研究這種植

物。算來也差不多三十多年了。千頭萬緒，也不能夠在電子通話中詳細敘

述。我建議你將病人帶到我這裏來治療，我相信這種紅花植物的尖刺最少可

以幫助她從昏迷中醒來。」

思連娜告訴普斯哥教授需要和病人的家屬商量。通話結束之後，思連

娜聯絡了格爾，發出指令，要求偵查部查核普斯哥教授的家族歷史，尤其是

他曾祖父的個人資料。然後她告訴安德生一切，並且商量是否要到洪都拉斯

一行。安德生明白正統的醫學在倉卒之間不能治好芬麗絲，既然研究了『紅

玫瑰』達三十年的普斯哥教授作出這樣的建議和邀請，就可能是芬麗絲得到

治療的最好機會。安德生於是請求思連娜一塊到議事廳，去和亦利亞多商議

離開這個醫療中心。在寂靜的走廊通道行走時，安德生好奇的問及為何這龐

大的地下中心並不多見到工作人員。思連娜說，企業己經進入高度戒備狀

態，除了基本和核心人員外，己經調走了其他人，尤其是病人。思連娜的語

氣很平靜，但安德生有一種風雨欲來的緊促和窒息感。

安德生和思連娜來到議事廳的時候，會議剛剛結束，兩個前「盧斯企

業」的領袖亦已離開。格爾和金天滿等人也不在。議事廳裏面只有亦利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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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他聽過了思連娜的報告，也覺得應該到洪都拉斯一試。他告訴安德

生會安排一切，盡快出發。

安德生和思連娜離開後，亦利亞多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格爾已在那裏

等著。兩人一塊進入辦公室。一個小時之後，格爾走出來，門自動關上。在

走回總控制室之前，格爾有近半分鐘停在門口，面上露出不捨之情，然後，

他挺直了身軀，向前走去，沉重的步伐聲漸漸遠去。

安德生收捨行裝的時侯，亦利亞多通知他，洪都拉斯之行正準備中。

金天滿的傷沒有完全康復，亦需要會合族中長老，所以會留下來。但是金天

滿恐怕他們在途中會受到心靈力量的襲擊，所以吩咐素靈和小伙子一塊同

行。

思連娜負責準備醫療裝置，包括一隻遠程醫療直升機和兩隻護航機。

她吩咐有關部門和洪都拉斯政府安排入境的手續，和通知普斯哥教授準備他

們的「探訪」。

在這段時間裏面，她接到行動部的報告。那兩名被派去安德生故居採

摘紅花樣本的人員忽然失去行蹤。一批搜索人員已經出發到失蹤地點調查。

思連娜敏銳的頭腦覺得這是危機的徵兆。想到格爾對她所說的話，就覺得心

寒。

思連娜和格爾的身世有相同之處，他們都是孤兒，屬於一個叫「孤兒

潮」年代的棄嬰。二十世紀未，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因為蘇聯共產

黨總書記戈巴卓夫先生的大胆改革行為，終於崩潰瓦解。長達半個世紀的

「冷戰時代」正式結束。無數善良的普通人都以為，人類和平終於露出曙

光。不過，這個期待好快就成泡影。一踏入二十一世紀，美國就被恐怖主義

襲擊，兩座代表美國强勢經濟的世界貿易大廈被騎刼的民航機撞擊倒塌，三

千多平民百姓寃死。從此美國的鷹派勢力再次抬頭，發動一場接一場的所謂

「反恐戰爭」。表面上美國是越來越強大，威震四方，但內部的經濟，受到

天文數字的軍費及赤字影響而慢慢衰退，一般的民眾的生活質素下降，窮人

的行列一年比一年長。極度貧窮，疾病和加上無助，許多夫妻被迫拋棄子

女，更甚踏上自殺之途，做成棄嬰的問題日益嚴重。

格爾幸運地被亦利亞多收養，得到了家庭的温暖。思連娜則一直留在

孤兒院長大成人。雖然從來沒有父母親的愛，卻對思連娜沒有做成負面影

響。她性情天生柔純温和。孤兒院的成長給予了她獨立生活的能力，做事勤

懇不懈，成就了外柔內剛的性格。十六歲高中畢業時，她獲得了盧斯人文基

金一級獎學金，進入史單福大學就讀，在那裏她認識了我行我素，不愛交朋

識友的格爾。幾年之後，正當格爾快將畢業，思連娜看見格爾出現在一個電

視新聞短片上。那是一個小型的喪禮，只限親屬和摯友參加。喪禮的規模雖



•   Page94 - Chapter 13 ©2007註冊版權 Chi K. Lo, All Rights Reserved

然細小，但是它有非常高的新聞價值。相信所有國家的政府的中央資料室都

會保存這一個紀錄。喪禮的主角是盧斯企業國際救援組織的非洲行動總管，

那就是格爾的哥哥，亦利亞多的親生兒子。他在中非洲蘇丹的一次救援行動

中被不明來歷的炮火擊中車隊而喪生，是次慘劇有二十多人喪生，乃是盧斯

企業的國際救援組織最嚴重的打擊。其最重要的後果是導致盧斯企業實行武

裝保護救援車隊和基地。這個電視新聞紀錄還有更顯著的價值。因為當日盧

斯出席了這個喪禮。相信這是這個世紀傳奇人物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回憶之中的思連娜聽到了敲門聲，她知道是格爾，於是走過去親自將

門打開，格爾走進來。當格爾和思連娜獨處的時候，他面上的表情和平常那

種冷漠是絕對不一樣的。不過我們得離開這個辦公室。如果這個辦公室的窗

門是真的話，從外面看過去，會見到一對戀人在作別。這是憂鬱的。


